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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册《洮州温度》在手，触目皆是温度。在夏季，哪怕是西北高地，也不

缺温度。但是，首先必须把气温和温度分开。我这里说的是温度，不是以季

节和气温升降的那种浓浓暖意。正是这种无所不在的暖意，让我在闷热的

办公室里，在杂事纷繁的有限空闲里，读完了煌煌三册文集。三册文集，文

体分别是小说、诗歌、散文。文体不同，表现温度的形式应该有所不同，而

在这些不同的文体里，传扬的却是亘古的恒温：对未知的敬畏，对大地的

迷恋，对生活的热爱。而这些情感因子，既是文学发生学的原动力，也是文

学现在进行时的推动力。固然，这些作者都是临潭人，或者原生地大约都

在临潭。谁人不说家乡好，生命的本初认知，会让一切热爱显得那么理所

应当，或理直气壮。

洮州是曾经用过的地名，临潭是当下正在用的地名，老地名与新地名

之间，其所辖范围并不完全重合。这些并不是文学一定要追究清楚的问

题，洮州也好，临潭也好，总之，大致范围就是今天的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

州临潭县吧。这是青藏高原的边缘地带，境内高山嵯峨、激流飞湍、雪山隐

隐、林涛阵阵，站在农牧业的立场上，这里属于典型的高寒阴湿地区，而各

种文体的作者，则大多出自这里的农裔或牧裔。无疑，在旅游观光者的眼

里，这里是一个同时满足了诗和远方的所在，而生存在这里的人们，则必

须经受生存的无所不在无时不有的考验。但是，诗意的诞生地并不全在香

闺花丛中，正如漫山遍野的草木，其饱满坚韧的品质，正好拜寒风苦雨所

赐。临潭的写作者，正是一些把脚下当远方、把生活当成诗的达观者。他们

感恩一切，阳光雨露为全知全能的上苍所赐，万物百谷是大地母亲的馈

赠，而自己能够以人的姿态行走存活于天地之间，则是来自冥冥之中的特

殊恩典。于是，他们以文字为传情达意的桥梁，膜拜天地自然的无私神性，

颂扬人间烟火的人性温暖。神性与人性的无缝对接，在临潭构成了一个颠

扑不破的情感共同体：天地无私，日月有德，我在其中，与有荣焉。因此，当

情感向度确立以后，文学作品的底色也便由此奠定了，这便是温度，无所

不在无时不有的浓浓暖意。

临潭这个地方，似乎有一种天然的魔力，客观地说，这里并没有多少

足以让所有人一见钟情的无限风光，但好似人人自带风光，一经涉足这

里，临潭便风光无限了，于此，一份缘便缔结起来了，并且随着岁月的流

逝，凝结并固化为一种带有永远意味的缘。如果说，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地

人钟爱临潭，还带有某种天然的乡土情结的话，那么，偶尔路过或流寓于

此的人，同样会爱恋临潭，就需要给出说得过去的理由了。说到这里，温度

一词，仍然是首选。远的不说，近几年，临潭一直是中国作家协会的对口帮

扶县，“文化润心，文学助力”，中国作协发挥自身的优势，多次组织知名作

家前来临潭采风，并与当地作家广泛交流，在互动中，外来的作家获得了

新的文学营养，写出了不少动人的篇章，本地作家开拓了自身的文学视野，

创作能力大为提升。即便担负驻村帮扶任务的中国作协干部，在繁重艰苦的

帮扶工作之余，也在文学创作上获得了丰收。陈涛博士挂职冶力关镇池沟

村第一书记两年，写出了许多很有分量的散文，其中《生命中的二十四个

月》，让无数人动容。此前的北乔并不写诗，他自称来到临潭，竟然学会了写

诗。从出版的《临潭的潭》来看，这完全不像一个初次尝试写诗的人，在情感

的张扬与节制之间，把握的是那样的恰切，甚至在诗歌形式的营造上，也是

一个成熟诗人的风范。

任何人的情感都是有向度的，如果形诸于文字，其情感倾向会以无法掩饰的真容，跳荡

于字里行间。临潭的本土写作者如是，外来的写作者莫不如是。如果一定要给一个站得住脚

的理由，恐怕与临潭本身的文化基因有关。在长达千年的时光中，这里一直是内地与边地的

交汇之地，商贸往来，行旅往来，长期的文化互渗，凝聚为文化互信和情感互通。传唱于西北

大地的民歌“花儿”，甘肃古洮州地区是其重要发源地，当年明王朝为了巩固边防，派遣大批

江淮一带的军人来到临潭屯垦守边，以后，又有大量江淮移民定居于此，客籍军民带来了家

乡的民歌，与本地的山歌经过长期融合，形成了“花儿”。有一首《路远哥》，至今仍被广泛传

唱。“你从哪里来？我从南京来。你带得什么花儿来？我带得茉莉花儿来。”明朝第一代驻守临

潭的将领是金朝兴，南京纻丝巷人，他的部下也因此自称为南京人。路远哥，是临潭本地人对

南京人的爱称和尊称。路远哥，远路上来的兄长。远路上来的、土著的，来到临潭，便是兄弟相

逢，这里便是兄弟共同的家园。洮州温度从哪里来，从对待洮州的情感向度来。

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由中国

作家协会扶持的作品集《洮州温度》（小说

卷、散文卷、诗歌卷）出版发行，这是对临

潭70年文学创作的集中梳理捡拾，是中

国作协对口帮扶工作的硕果展示，也是向

新中国成立70周年交出的一份临潭文学

答卷。

临潭是一块神奇的土地。她拥有悠久的历史、

厚重的文化、绚丽多彩的风光。早在远古时期就有

先民在这里生活，千百年来一直是西北汉藏聚合、

农牧过渡，东西通达、南北联结的门户，历史上被视

为北蔽河湟、西控番戎、东济陇右的边塞要地。肇始

于唐、兴起于宋、繁盛于明、延展于清的“茶马互市”

曾繁华一时；具有1700多年历史的牛头城遗址，

600多年历史的洮州卫城，诉说着久远的沧桑；绝

版的江淮遗风、雅丽的洮州刺绣，悠扬的洮州花儿，

独特的民俗风情诠释着灿烂辉煌的洮州文明；冶海

冰图、朵山玉笋、石门金锁、洮水流珠、迭山横雪、黑

岭乔松、玉兔临凡，无数胜景展示着临潭令人叹为

观止的景观。这都为临潭作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文

学素材。

临潭是一方文学的沃原。“沿村雪释欲成泥，晴

日人扶陌上犁。最是微禽先得气，树梢几处有莺

啼。”“插门逐户映垂杨，布谷声中日正长。佳节好邀

良友兴，一杯酒色艳雄黄。”写出《临潭月令词》的清

代诗人赵维仁，被顾颉刚先生标举为“诗才横溢，独

来独往”。而“工诗善书，辩词纵横，精识强记”的陈

钟秀，其《咏洮州八景诗》也不落窠臼，别有深意，

“茫茫冶海水平堤，万状冰图望眼迷。如是龙宫多妙

手，故教呈出待人题”。其《洮州竹枝词》：“禾稼终年

只一收，但逢秋旱始无忧。夕阳明灭腰镰影，半是男

儿半女流。”则充满对民情的描绘和对农人的关切

之情。新中国成立后，在这块土地上成长起来的作

家，用手中的笔讲述临潭故事，抒写时代风貌，取得

不俗的成就，李城、扎西才让、李志勇、王小忠、丁

颜、敏彦文、牧风、花盛、敏奇才、陈拓、唐亚琼等等，

就是其中的翘楚。《洮州温度》收录的临潭籍作家有

70多位，其中省作协会员近30位，对一个县来讲确

是一个令人惊讶的数字。他们不少人正是通过文学

创作改变了工作和生活环境，走向更为宽阔的世

界。有的则长期在临潭工作，如敏奇才和花盛，既创

作又编辑，默默无闻地耕耘着临潭文学大地。敏奇

才创作的突出特征是忧患意识，他在文字中将个人

与自然融为一体，将思想精神与一些被忽略的生灵

融为一体，将那些即将消失或被遗忘的乡村图景真

实再现与还原，使生命图景在心灵疆土上不断呈

现。花盛的诗歌则以青藏高原为背景，抒写了雪域

甘南的自然风光、独特的民族风情、深厚的人文精

神和浓郁的故土情怀，给人痛感，给人温暖，又启人

沉思。临潭作家们既书写心中的梦想，恰如甘南的

阳光、和风、细雨、飞雪、青草，天然而透明，多彩又

绚烂，又以向下、向内的姿态，诉说对低处生命的理

解与追求、敬畏与好奇。那是眼中的风景，那是心中

的感动，那更是笔下创造的世界。

临潭集聚着中国作家协会的感情。1998年，经

国务院扶贫办确定，甘肃省临潭县被列为中国作

协对口帮扶的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县。多年来，中

国作协高度重视做好对口扶贫工作，用心用情用

力对口帮扶。钱小芊、吉狄马加、陈崎嵘、

李敬泽、阎晶明、吴义勤等党组书记处同

志先后到临潭县进行调研，现场指导扶贫

工作。特别是2018年 5月、2019年 6月，

钱小芊书记两赴临潭进行扶贫调研，现场

指导，受到当地干部群众的欢迎。中国作

协选派了陈涛、朱钢、张竞三位优秀干部先后赴临

潭县挂职县委常委、副县长和冶力关镇池沟村第一

书记。挂职期间，他们克服家庭困难以及高原气候

条件给工作生活带来的不便，坚守岗位，认真履职，

深入调研，根据群众的实际需要，利用一切可以利

用的资源，为脱贫攻坚作出积极贡献，得到省、州、

县、镇、村干部群众的称赞。中国作协还认真设计和

落实若干帮扶项目，特别是2018、2019年，中国作

协结集出版了《爱与希望同行——作家笔下的临

潭》一书，《文艺报》开设专版推介临潭文学创作成

就；在鲁迅文学院举办了临潭县中小学语文教师和

基层文化干部暑期文学培训班；为临潭县图书馆和

有关单位捐赠数百万元码洋图书；对口拨付几百万

扶贫资金，用于加强临潭县文体设施建设、基层文

学阵地建设，改善临潭县冶力关镇民生环境，让更

多贫困群众享受更好的社会资源。中国作协还组织

著名作家到临潭开设面向公众的公益大讲堂，并深

入临潭一线采访创作，协调旅游专家对临潭旅游工

作进行规划指导支招，加强对扶贫题材文学作品的

扶持力度，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对临潭的支持，尽心尽

力推进临潭的脱贫攻坚。这套3卷本《洮州温度——

临潭文学70年》，也传递着中国作协的温度、中国作

家的心跳。

我们相信，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指引下，在中国作协的帮助指导下，临潭文学

必将走出一条更加宽阔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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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潭，古称洮州，地处祖国大西北甘肃南部黄土高

原和青藏高原交会处，是一个汉、回、藏、蒙古等多民族

聚居的县。临潭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从仰韶文化时期

（约公元前5000年）就有先民在此繁衍生息。西晋置洮

阳县，为建县之始。隋开皇十一年（591年），改名为临

潭县。在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既经历了烽火迭起、兵

戎相见、金戈铁马、建制多变的纷繁岁月，又创造了民

族融合、商贾云集、商贸繁荣、茶马互市的独特历史，更

创造了先进的农耕文化、特色地域文化和独特的民俗

文化，保留了绝版的江淮遗风和淳朴的民俗风情。

临潭历史文化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磨沟仰韶文化

遗址，是目前在甘南藏族自治州发现的最早有人类活

动的遗址。齐家文化、马家窑文化、辛甸文化遗址等，都

具有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名胜古迹方面，有西晋吐谷

浑所筑古战牛头城遗址、中共中央西北局洮州会议纪

念馆，独具特色的宋金时期的古墓藏。

临潭县既有绚丽多彩的旅游资源，也有闻名遐迩

的人文景观。冶力关大景区闻名海内外，有国家级森林

公园黄捻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莲花山以及赤壁幽谷、

天池冶海、冶木峡、中国第一卧佛等景观。此外，还有全

国保存最为完整的明代城堡“洮州卫城”，世界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临潭“花儿”，遍布临潭各地的“龙神庙会文

化”，洮州李氏家姓文化和遗留的诸多古堡塞、烽墩和

边墙及源远流长的江淮遗风等独具魅力的人文景观和

洮州民俗风情。

临潭既有丰富厚重的地域文化，也有辉煌灿烂的

文学奇葩。有先民从江淮带来的先进农耕文化，近代先

后出现了赵维仁、陈钟秀、马景山等一批诗词书画名

家，曾创作了令人称诵至今的诗词，他们的诗词立意深

远、大气磅礴，进而催生出了灿烂的文学奇葩，孕育了

如海洪涛、李城、陈拓、扎西才让、敏彦文、牧风、王小

忠、陡剑民等一大批作家和艺术家，他们虽然离开了临

潭，但依然叙写这片土地上的人和故事。尤其是牧风

（赵凌宏），身离临潭，但心灵一直与故乡相连，并在文

学里回望和积淀乡愁。敏奇才、花盛、敏洮舟、丁颜、夏

世龙等一大批现当代作家和艺术家仍扎根于临潭这片

文艺富矿，创作出了不菲的成就。可以说，临潭是一片

有着深厚文学底蕴的沃土，也是有着广阔的文学发展

前景的地域。他们在这片土地上贴近生活、贴近民众、

贴近乡土，享受自然、感受生活、启迪思想、陶冶情操、

激励人生，以此来创作出大美之作，用纸上华章见证时

代风流人物，歌唱临潭的山水美景。一大批文艺青年更

是崭露头角，如黑小白、赵倩、梦忆、丁海龙，他们用激

情和浓彩的笔墨，把临潭淳朴独特的民俗风情、独有的

历史文化、众多的人文景观、绝版的江淮遗风、得天独

厚的旅游文化资源等作为创作源泉，以此创作出了大

量的优秀文艺作品，如作家李城的长篇小说《最后的伏

藏》、扎西才让的诗集《桑多河畔》、王小忠的散文集《静

静守望太阳神——行走甘南》等在全国文坛产生了很

大的影响力。有多人加入了国家级和省级协会，并获得

了省级以上有关文艺大奖，填补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临

潭在这些领域的空白。

近年来，临潭县注重挖掘和宣传临潭传统文化、红

色文化和旅游文化，推进了临潭文化的繁荣发展。多措

并举着力推进文化扶贫，在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上

下了很大功夫，真正能够成为有助于推动广大人民群

众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强大精神推动力。相继组织开展

了“西部花儿大奖赛”、“翰墨洮州”书画创作笔会、改革

开放40周年诗词书画展、“千台大戏送农村”、“四下

乡”等活动；连续表彰奖励了三届“中国梦·最美临潭人

物”；创排了歌舞剧《洮州情印》《洮州麻娘娘传说》《印

象冶力关》；出版发行了诗文集《洮州记忆》，北乔诗集《临潭的潭》、敏奇

才散文集《从农村的冬天走到冬天》、花盛诗集《低处的春天》《那些云朵》

等文学作品集；记录抢救了羊沙乡秋峪村“纸马舞”等非遗项目；修缮了

洮州卫城、羊永墓群等。

中国作家协会对口帮扶临潭以来，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不断加大文

化扶贫工作的力度。把中国作协优势与临潭短板有机结合，以“文化润

心，文学助力”为主攻方向，在帮扶临潭脱贫攻坚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

用。近年来，先后选派了4名干部挂职临潭，组织开办了“助力脱贫攻坚

文学培训班”，帮助临潭文学爱好者提高创作能力，着力书写“脱贫攻坚”

故事。加强临潭县乡村文体设施建设、中小学语文教师在京进修培训、基

层文学阵地扶持和县乡图书馆及农家书屋建设。组织国内作家深入临潭

采访采风，结集出版了文学作品集《爱与希望同行——作家笔下的临

潭》，在当地干部群众中产生了很大反响。作家北乔挂职临潭以来,不但

踏遍了临潭的千山万水,写出了一系列的大美诗文，还出版了诗集《临潭

的潭》，主编了三卷本文学作品集《洮州温度》，对临潭70年的文学进行

全面梳理和集中展现，向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

《洮州温度》对临潭70年来的文学作了一个小结。对

于临潭文学，自然是一件大事。借此梳理和综述临潭文

学，也相当有必要。

基本判断是，就一个县而言，临潭文学有理由值得自豪。

临潭古称洮州，早在新石器时期就有先民在此生息

繁衍，千百年来一直是陇右汉藏聚合、农牧过渡，东进西

出、南联北往的门户，被史家称为北蔽河湟、西控番戎、东

济陇右的边塞要地，是唐蕃古道的要冲地段，史称“进藏

门户”，是始于宋、兴于明、止于清的有名“茶马互市”。临

潭县总面积1557.68平方公里，境内属高山丘陵地带，海

拔在2209—3926米之间，平均海拔2825米。全县辖16个

乡（镇）、141个行政村，总人口近16万人，有汉族、回族、

藏族、蒙古族等 10个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

26%。临潭处于青藏高原东北边缘，是离西藏最近的雪域

高原。明代西征将军沐英并屯边军民，江淮之风得以在异

域流传。农区与牧区、藏区与汉区结合部特有的地理人文

环境，形成了多民族文化的互动。高原、大山和无边的草

场，辽阔之中，也会让人感到孤独。江淮遗风的长久滋润，

使得这里的人们粗犷而不失纤细，豪爽里温婉之风习习。

临潭作家群中的作家，基本上都还生活在高原，创作

极富高原品性。他们将心灵的成长、文学的行走与地域文

化精神有机结合在一起。在他们看来，文学不是事业，而

是生活的一部分，是自在绽放的格桑花，是大雪纷飞时的

一盏心灯。这是其独特之处。李城、李志勇、扎西才让、王

小忠、丁颜、敏彦文、牧风、花盛、敏奇才、陈拓、彭世华、薛

贞、唐亚琼、葛峡峰、禄晓凤等作家、诗人，近年来，对大

报大刊攻城掠地，四处斩获各类奖项。他们是临潭人，作

品中的临潭气质从未消失。他们都在生活的第一现场，与

生活对话，与世界倾诉，作品的生活气息浓郁，文化质感

浓烈，生活的诗性与文学的诗意得到较好的交融。

特殊且丰富的自然地理、地域文化，饱受多民族风情

浸染，是临潭文学创作独特的资源。更为重要的是，临潭

的作家、诗人对这些资源的运用具有高度自觉性和表达

的文学性。他们扎根生活，让文学真正接地气。以小镇为

叙事场域，是他们不少人的选择，小说散文如此，诗歌也

是如此。

在生活和文化中，小镇的确是带有众多明示和隐喻

之地。可以说，真正了解了乡镇，就能感知当代中国。在乡

村人眼中，小镇是城市；在城里人看来，小镇属于乡下。应

该说，小镇处于乡村和城市之间，既拥抱城乡的双重属

性，又被城乡排挤在外。或许小镇是乡村到城市的过渡地

带，这样的表述更为恰当。这与临潭的处境十分贴合，临

潭就是处于平原与高原的过渡区。过渡也意味着交汇。小

镇如此，临潭也是如此。对于创作而言，以小镇为承载地，

既可以与乡村紧密相连，又能倾听城市的脚步。时下，农

村正走在小康路上，城市向原生态回望，小镇是双方的聚

焦点。临潭作家几乎人人都在文学中守住小镇，这在其他

地域性作家群中是不多见的。尽管他们中的有些人，早已

离开了乡镇，有的还离开了临潭，但心灵和作品依然与小

镇拥抱在一起。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们时常会回到自己儿

时的乡村或者翻进大山走村入户。他们没有认为这是在

体验生活，而是源于内心本真的渴望。

始终潜在生活之中，创作如同血液的流动，这使得临

潭作家能够抵近朴实之美，又自然地书写出临潭某些隐

秘的存在。这在我们的想象之外，但亲切地参与他们的日

常生活。藏、回、汉等多民族的风情，既是作品的外在气

质，又是作品的内在气韵。他们在熟悉的状态下，写出了

我们的陌生。

高原总是空旷的，人烟稀少所生出的孤独，以及大山

阻隔所带来的寂寞，恰恰是文学创作的迷人动力。如此，

临潭作家都有追问生命的冲动和行为，在苍茫里寻找温

暖，在辽阔里积攒力量。从这一向度来看，临潭诗歌好于

其他文学体裁，是有道理的。诗歌是情绪最直接也是最快捷

的表达路径。写诗是一种释放，诗歌又可以是取暖的烛光。

临潭有许多诗人，他们都已经把写诗当作了生命行走的方

式，诗歌与他们一起生活，一起品味人生。诗本就在他们的

灵魂里、血液里，他们是一群具有生命自觉性的诗人。与高

原一样，他们不趾高气昂，不卷入汹涌的喧哗，让自己的诗

歌静静地流在心中，和高原风一起与群山默默相守。

满怀诗意，挣脱诗的约束，接受散文的从容，散文诗当

是比较好的创作路径。临潭作家正是如此。可以说，他们中

间没有写过诗，没有写过散文诗的，少之又少。而这之中，散

文诗为他们所青睐，绝大多数人都涉足过散文诗创作，有许

多散文诗的质量相当高，影响也很广泛。或许，散文诗这样

的位置，与小镇，与临潭都有着某些本质性的联系。

如果论及临潭文学的关键词，“孤独”是最鲜明的。除

上述提及的地理原因，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这就是

临潭作家的文化心理状态。

江淮遗风，一个“遗”字道尽了临潭人内心的乡愁。在

临潭，有些人的祖上从别处迁移而来，但多半人是江淮人

的后裔。在建筑、饮食等方面，处处可见江淮身影。当地百

姓至今还保留着南京先人的穿着打扮和喜庆习俗，口唱

“茉莉花”的歌谣。更值得注意的是，临潭境内至今还有不

少庙宇供奉着徐达、常遇春、李文忠、胡大海、沐英等明朝

功臣的塑像，有18位之多，当地人称之为“十八位龙神”。

每年端午节，还有民间自发组织的“龙神会”。历史学家

顾颉刚于20世纪30年代撰写的《西北考察记》中有一段

话说：“洮河流域一带的汉人都说祖先来自南京、徐州、

凤阳三地，乃‘初明戡乱来此，遂占田为土著’。许多人家

比如刘姓、宋姓、李姓、朱姓等都有家谱，记录着可以追溯

到明代封过官的祖先。”近些年来，不少临潭人还远赴南

京寻祖，因为据祖上传说，他们的先祖都是南京人，几百

年前从遥远的江南迁徙到西北，他们的家，在“应天府纻

丝巷”。

乡愁随岁月流转而弥坚，坚固于生命和文化之中。在

异域扎根生活了一代又一代，然而内心那个遥远的故乡

也在隐约生长。看似安稳的生活中，漂泊的情愫依稀飘

忽。乡愁是伤感的，但又充满淡淡的美好。临潭文学中的

乡愁，不仅仅是“江淮遗风”这样的，还有更深层次的对于

人的精神和存在的探寻。由乡愁到孤独，直到生存状态的

叙事，使临潭文学获得极强的生命力和感染力。临潭文学

终日行走于山大沟深的高原之路，倾听大地的呼吸，仰望

天空的浩瀚，感悟人间的喜怒哀乐。这是文学的使命所

在，也是临潭作家一直实践的创作理想。

在举世瞩目的脱贫攻坚战中，临潭是中国作家协会

的对口帮扶县。为此，中国作家协会本着“以文化润心，以

文学提神”的帮扶宗旨，在派出扶贫干部、积极筹措帮扶

资金的同时，着重开展“文化扶贫”。在《人民日报》《人民

日报海外版》《人民文学》等报刊以及网络媒体，以纪实、

散文、诗歌和图片等多种形式宣传临潭脱贫攻坚的做法

与成绩，以及临潭极具魅力的旅游资源。《文艺报》以前所

未有的气魄，把文化扶贫做到实处，用两个专版集中展示

了临潭本土作家的文学、摄影作品，进一步展现临潭人民

扑下身子抓扶贫、竭尽全力奔小康的精神风貌和走在幸

福路上的欢笑。动员各方力量，支持扶贫助困，为脱贫提

供智力支持。协调社会力量为临潭县各级学校、贫困村等

筹集图书、学习用品、文体设施和衣服等帮扶物资。帮助

50名语文老师进京到鲁迅文学院免费接受培训学习，为

他们开拓视野，提升文化素养。动员数十名作家倾情撰写

反映临潭人文风情和旅游资源的散文诗歌，结集出版《爱

与希望同行——作家笔下的临潭》。组织40多名临潭本土

作者，开展“助力脱贫攻坚文学培训班”，让业余写作者向

编辑学习，为大家相互交流学习提供了平台。现在，又帮

助出版《洮州温度》，大视野地介绍临潭文学70年的成绩。

《洮州温度》的面世，是临潭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也

是我们进一步了解临潭的一个重要窗口。希望临潭文学

越来越好，希望文学给予我们更多的温暖和力量。

对我个人而言，来临潭挂职扶贫，竟然学会了写诗，

并出版了诗集《临潭的潭》。从古典的意味与现代的想象

之间走过，进入高原内部，将神秘与隐喻引领到字里行

间，临潭而立，自然的潭映出生命行走的心灵之潭。以诗

歌的方式较全面、深入地书写了临潭的人文地理和旅游

资源。

我由衷地感谢临潭，感恩这片土地上的人们。

人们相信，这里曾经是大海/海鸥的飞翔，扑打远古的

传说/一个熟睡的少妇，月光的舌头游弋闪着幽光的肌肤，

性感颤栗/地平线，微喘的唇线，飘忽风的迷茫//焦土苍

凉，激情过后的虚无，一块/无人问津的腊肉扔在山间/洁

白的羊群，模拟浪花，血肉之躯，丢失水的性灵/牧民手中

的皮鞭，枯萎的渔网，哟喝里，巨尘碎石掠过砂纸//只是小

小的水塘，天空雨水的弃儿/这是海的眼睛，大海留在高原

的思念，这里通向遥远的大海/我们生活在大海的故乡/海

眼，人们把悲凄放牧成想象//穿过青稞地，爬上山坡/土城

墙步履蹒跚，一汪水潭/是它的情欲，明亮的头颅/一只蓝

色的兽，困在高原的群山之中，岁月的囚徒

——《海眼》摘自《临潭的潭》
我喜欢这首诗，这是我在高原临潭的某种感受，也能

从另一个侧面了解临潭，了解临潭文学。

让我们一起祝福临潭文学，祝贺临潭的作家诗人，向

临潭人民致敬。

临潭文学从高原走来临潭文学从高原走来
——序《洮州温度》 □北 乔

临潭位于高原，居于偏

远，文学的温度却始终高企

不落。以作家、诗人的人口

比率而论，临潭是强县，以

在大报大刊的发表频率、

数量而论，以作品本身的

质量而论，临潭则足称文

学强市，是西北文学地图

上，无论如何都绕不过的文

学重镇。

——李宏伟（作家出

版社，《临潭文学70年·洮

州温度》责编）


